
� 所有线的走向均 与 磁 铁 平
�

梯度越陡
,

寒人给定空间 的

另外
,

在装置中加入 了两茶激

度行
骥骥蘸骥蘸潘潘

研究组用两块磁铁形成的变

强度磁场来建立能线系列
�

在两

块磁铁与顶端强度最大处和来端

最弱的地方之间出现 了 能 量 梯

结合磁共振原理的想象
,  !∀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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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克和他的助手发现了一个能精确测定运动于光束中

原子位置的光学方法
�

据称
,

它提供了高于其它方法

的分辨能力
�

∃ ∋ ∋∃ 年早些时候
,

其他研究者公布了他们所发现

的对轻微偏转原子束的原子千涉技术
�

虽然科学家们

能够给不运动的原子 (如固体表面上的那些原子 ) 定

位
,

然而跟踪偏转光束中运动着的原子位置确实非常

困难
,

并且还需要用机械的栅格或狭缝
�

该研究组的

领导者 ∗
·

+
�

托马斯说
,

这项技术目前还有几分粗糙
�

几年前
,

托马斯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个给动态原子

定位的较好办法—
先把一组平行线放在所研究的区

域内
,

每一条线对应 于磁场巾一个离散的能级
�

而后

标出活那些线之一传播时穿过待定位置的原子并把它

们记录下来
�

在 ∃∋ ∋∃ 年 ∃, 月 − 日的《物理评论通讯
》
中

,

他的

小组叙述 了将这个观念变为现实的一个失验
�

该实验

精确地测定了相隔 ∃
�

−微米的原子位置
,

并且为有朝一

日能够在 − 毫微米范围内确定原子位置开昨了 道 路
�

一些
一

专家认为. 这是一项应用前景十分广泛 为技

术
,

它脂够在很高的精度上对 原子进行侧 量
�

线越多
,

其技术性越强
�

光
,

其中一个在另一个的顶上
,

使它们 的光线
一

与磁场梯

度交叉
�

当所发射的原子束穿过这个陡坡时
,

原 子‘靠着它

们沿原子束宽度上的扩散 ) 结束它们沿不同能线的传

播
�

原子沿磁场陡坡的位置 (即该原子随后的能线 )决

定其振动的频率
�

两个成对激光的作用相当于一个 姐亮经过某特定

点的原子的聚光灯
�

发射这个
“
聚光灯

”
的方法是调整

两个激光的频率使其具有很微小的差别
,

以致于使这

个频率差与原子沿一条能线传播的频率相匹配
�

当原

子途径该能线和激光的交叉处时
,

原子发生共振
,

并有

轻微的 能级变化
�

而后
,

这个有标 记明原子向顺流的

方同移动
,

并通过第三个激光
,

这个激光以交替变化

的能吸激发任何一个原子
�

测定装置记录下这些彼激

发原 千的出现
�

·

山 少科
一’

家们看到了空间中的情况
,

他们现在能

够知道他们听看到的任何原子的 准确位置
�

有专家予

言
,

这个方法不仅能改善有关原子束实验
、

原子喷射实

验以从激光冷却 实验等 的定量问题
,

而 日陇极为准确

佑原子钟和 原子陀螺仪的进展成为 可能
�

局又把送些扣下的器材运回了 加省理工学院
。

中美间

恢复通信后
,
美国同行们还来信丧示

,

器材由他们哲时

代为保管
,

中美建交后就寄来给我
�

间想定制器付的

前前后后
,

若没有这些国外同行的帮助和支援
,

这件事

是及难办成的
�

我对联邦调查局私自开箱扮
、
一事极

为愉火
,

偏偏运输公司还找上门米
,

要我交重新包装的

手续费
�

我当时就发火了 . “
谁叫你们打开 的你们向

谁收 / 我的东西你们随便给人看就不对 /”运输公司的

人回答说 . “
那是什么机关

,
能不让看吗尸是啊

,

这种

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
�

想想只要器材能运间来
,

再

付一次费用也只好算了
�

这样
,

我在美国定制 的这批

器材装了 大小三十多箱
,

总算装船起运了
�

∃ ∋ 0, 年春天
,

我也准备返回祖国
�

但是
,

这时中

美之间的通航却已中止了
,

我不得不想别的办法
�

取

道香港很难得到英国签证 � 绕道欧洲又颇 费时 日
�

这

时
,

一家轮船公司愿意帮忙办理香港的过境签证
�

经

过五 个多月的等待
,

我与一批急于回国的留关人员终

于得到了签证
,
于八月底在洛杉矶登上了开往中国的

威尔逊总统号海轮
�

可一 上船
,

联邦调查月的 人又来

伐林须
,

把我的行李翻了
一
遍

,

偏偏 竹1留 了找最
‘
一

畏贵日
一,

东西 . 一批 公开 出 )知为物理书籍和期刊
,

硬说这些是
“
不需要的东 西

”
�

轮船终于开功了
�

我尽管可惜那些

书籍
,

倒述庆幸自己得 以脱身
�

没想到
,

旅途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
�

船到横滨
,

我

和另外两个从加州理工学院回来的人又被美军便衣人

员叫去检查
,

硬说我们可能带有秘密资料
,

随身行李一

件件查
,

连块肥皂也不放过
,

称之为
“
看起来象肥皂的

一块东西
” ,

扣下待丧
�

这次我时工作笔记本都被抄走

了
�

大件行李压在货舱里拿不出来
,

要等空船从香港

返回时再杏
�

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被关进了 日本的巢鸭

监狱
�

无论我们怎样捉出杭议
,

得到的 回答只是 . “
我

们执行华盛顿的决定
、

没有权力处理你们的事
�
”
同时

,

台湾当局 则派各方代表威胁 利诱
,

说只要愿意回美国

或去台湾
,

一切都好商量
�

如此纠缠了两个 月之久
�

我

那时 回国的决心已定
,

反正除
一

了中国大陆寸牡哪儿也不

去
,

一一回绝了这些纠缠
�

只是不知事情还要拖多久
,

便决定利用在监狱里的空闲
,

找到一位同住的懂 日文

的中国难友当老师
,

上起了 日文课
�

直到这一年十一

月中
,

在祖国人民和国际科学界同行的声援下
,

我们才

获得释放
,

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 (待续 )


